
06 专家的诊断

出奇制胜
妙手回春

别看李正坤无官无权，但平时接触
的都是大领导，影响力不容小觑。李正
坤的门生遍布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其中一位还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想到这里，曾毅恍然大悟。
特一号病房位于住院部的顶楼，门

口站着两名内卫把守。
患者的病房里，陈高峰已经在报喜

了：“冯厅长，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京
城的李老过来了，您这病很快就能好，
千万放宽心。”说完，他直起身子，指着

床头的吊瓶说：“输液的事很重要，一定
不能马虎，这里要有人24小时守着。”

曾毅躲在人群后面，心想，像输液
这种小事，又何须你厅长强调。

李正坤接过消毒手套，不慌不忙地
戴着，脑子里顺便把张仁杰说的病情梳
理了一遍：持续性发烧，未见任何器质
性病变，那么就是单纯性的腹泻了。再
根据各项检查的结果看，问题可能还是
出在肠道上。

理出思路后，李正坤来到病床前，
先是看了看吊瓶上的标签，确认病人正
在输什么液，然后弯下腰，仔细观察着
病人的气色，又翻开眼皮检查了眼底，
最后轻声问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累，冷，没有力气……”
冯玉琴此时已经被无休止的腹泻

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虚弱
至极。听到李正坤的问话，她需要强提
一口气，才能勉强作答。

李正坤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基
本的判断。他看病人的情况不好，也不
再多问，扭脸对张仁杰说：“我们出去讨
论吧，让病人好好休息。”

按照规定，医生一般是不能在病
人面前讨论病情的，以免干扰病人的
情绪。

趁着大家都往外走，曾毅才有机会
观察了一下病人，他不知道病人的身
份，否则肯定会大吃一惊。眼前这个躺

在病床上的患者，身体非常虚弱，哪里
还有半点儿省“第一夫人”的样子。

床头的仪器，显示病人的体温是
38.3℃，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一般人如果烧这么久，身体多少会
出现津液减少的症状，比如口干舌燥、
面红目赤，严重的甚至还会神志不清。
但曾毅注意到，眼前这个病人没有丝毫
津液受损的迹象，刚才回答李正坤的问
题时，她的神志也非常清醒，只是她的
嘴唇还隐隐泛青。

曾毅的眉头皱了一下。这说明病人
虽然发烧，但不是大热大燥之症，相反，她
的体内还存在着寒气。所有的医生都已
经出去了，曾毅也不好作进一步观察，只
能跟在他人的后面走了出去。

病房的门一关，外面的会客室就成
了一个临时会诊室。

李正坤这才问道：“病人现在的排
便情况如何？”

听完医生的汇报，李正坤微微点头，
看来情况基本符合自己的判断，他说：“病
人的肠道，很有可能是菌群失调。”

张仁杰捧出一份报告：“李老，这是
我们之前检查的结果，请您过目。”

李正坤接过报告，先是扶了扶镜
框，然后抖了两下报告，最后眯着眼睛
看了起来。

片刻之后，他放下报告：“看来我的
判断没有错，根据涂片的定量和定性分

析结果，原本应该寄生在肠道内的常
住菌，数量变得微乎其微；与此同时，
却检出了数量群体都极为庞大的过路
菌。很明显，病人肠道内的菌群比例
已严重失衡，这是非常典型的肠道菌
群失调症。”

张仁杰立刻露出钦佩之色，那表情
好像表明：李主任真不愧是中央领导的
专职医生啊，水平就是高。

“我完全认同李老的结论。”张仁杰
第一个表示认同，随后，其他的医生也
纷纷表示认同。

曾毅心想，如果只用西医的诊断方
法，换作是自己，也会是这个结论。曾
毅虽然是搞中医的，但并非完全不懂西
医，相反，他的西医水平甚至要比绝大
多数的医生还要高明，只是邵海波不知
道罢了。

陈高峰不甘人后，笑着说：“李老经
验丰富，目光如炬，再复杂的病症到了
您手上，那也是易如反掌。现在病情也
清楚了，您就给订个治疗方案吧。”

这句话让李正坤非常受用，但他不
着急出方案，而是看着张仁杰：“抗生素
用过了吧？”

“用了，用到了规定剂量的1.2倍，
但……”张仁杰说到这里，就摇了摇头，
表示抗生素疗法对冯玉琴无效。

（摘自《首席医官》 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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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还愿古圣寺11

传奇故事
跌宕起伏

“那什么时候去？”杨春问。
“明天吧，明天是农历初一。”梅子说。
其实，杨春也想去，但不是还愿。

“好！但必须早点儿走，天热。”
“那好，谢谢猴子！”
“你才是猴子！”杨春瞪着眼，一副

猴急的样子，让梅子忍俊不禁。
这半个月来，梅子魂不守舍，海严

的身影总是在她眼前晃荡。
梅子要去见海严，她等不得了！
夏天夜短。天刚亮，两人就出发了。
他们走的是北窑坡长达十里的胡

同路。胡同路里来来往往都是收麦的
农民，扛麦的、担麦的、拉麦的，上上下
下；驴驮的、牛拉的、车载的，忙忙碌
碌。崖壁上挂着麦秸，路两边撒着麦
秸。杨春、梅子从人流中穿过，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着话，杨春随手从路过的车
上抽出一根麦秸，掐头去尾，把麦秸秆
放在嘴里，吹起了小调。梅子好奇地看
着杨春。

“海严法师你认识吧？”
“哪个海严？”
“古圣寺的海严呗！”
“你说的是和尚哥啊，认识！”
“他这人怎么样啊？”
杨春看着梅子：“不咋样！一个和

尚呗！”
“我们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你们

中国的和尚可以吗？”
“不可，不可，万万不可！”杨春一板

一眼地说。
“唉！”梅子长叹一声，“那怎么办呢？”
杨春一本正经地说：“可以还俗嘛！”

“那海严哥能还俗吗？”
“那你得问和尚哥！”杨春坏坏地，

故作惊讶地问，“你要嫁给和尚？”
“谁说要嫁给和尚了？”梅子举鞭作

势要打。
过了一会儿，梅子认真地说：“你和

海严哥在一块，真像两个人。”
“和尚像谁？”
“像唐僧。”

“唐僧是我们偃师人。”
“你像孙悟空。”
“孙悟空神通广大！”
“哈哈哈！”梅子大笑起来，拍马

而去。
杨春明白了，朝着梅子的背影喊：

“你是偷和尚的坏女人！”说完他还不解
气，又喊：“你是勾引唐僧的白骨精！”

过了北窑坡，就是较为平缓的坡
地，仍然是胡同路，只是深度没有北窑
坡胡同那么深。杨春、梅子二人路过关
窑村边，再往北，就到了张窑村；过了张
窑村，就该下坡进入张窑沟；下到沟底，
沿沟底往北走，就可到达古圣寺。

骑马下坡，梅子还没有经历过，她
紧张地仰着身子，手足无措。

杨春跟在后面，轻轻松松，吊儿郎
当，不时吹着口哨。

古圣寺内依然人来人往，烟雾弥
漫，木鱼声、鞭炮声不断。

两人走进大殿，大殿内除了值守的
和尚偶尔敲一下木鱼，与殿外相比香客
已少，也相对安静。梅子看看没有别人
了，就扑通跪在佛祖面前，连磕了九个
响头。

磕过头，梅子也不上香，八成是忘
了，只见她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老佛爷，都说您很灵验，我求求您，求
求您让海严哥还俗吧，求求您让海严哥
娶我吧。”

其实，没人能听懂梅子祷告什么，因

为她说的是日语。值守和尚闻听，愣了
一下，但还是敲了一下木鱼。

梅子说完，又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一
张纸，展开，轻声说：“老佛爷，这是我给
海严哥写的一首诗，你一定给海严哥带
到。”言毕，她虔诚地读了一遍。读毕，用
供案上的洋火（火柴）点着，放在香炉里
烧掉。

烧完后，她又伏下身子磕起头来。
正磕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以念经的
节奏，轻声地念出一首诗来：

突然想起了你
不顾一切却有些顾忌
莫名的思绪
让我的挂念不能自已
突然想起了你
心与心相拥
无关嘈杂浮华的绚丽
那分执着是心遇到了知己
突然想起了你
轻轻地唤着你的名字
沿着心跳的韵律
吟出一段倚梅听雪的传奇
当梦有些破碎支离
当心感到疲惫难以自已
记得请将心扉对我开启
我永远是你的知己
快乐你的快乐，忧郁你的忧郁
…………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